             警察人家之名字的尴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桂林

说起名字,不无尴尬 。我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按乡村习俗，要请算命先生取学名。父亲请了乡里颇有名气的瞎子冬狗来。他老先生子丑寅卯，八字时辰，嘀哩咕噜一阵子后，说这孩子金木水火土五行缺木，取名森林如何？乖乖，送我五棵树！父亲说树太多了，这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会木头木脑。冬狗眼不灵光，脑子却机灵的很：“那就砍掉两棵，这孩子命里本来土也不够，加一担土，名‘桂林’怎样？”桂林这名字叫起来上口，听起来也顺耳，父亲欣欣然。
     当我以“夏桂林”的名字报名入学时，谁知在我们这个不到五千人的公社范围内，冬狗先生竟将“桂林”这一“专利”雅号在收取5角钱取命费后，到处命名：徐桂林、龚桂林、熊桂林···共有7个桂林，仅叫夏桂林的就有3个，全出自冬狗之口。因同名同姓滋生出许多尴尬事：诸如甲桂林 在外生非惹事，对方去乙桂林家告状，令乙桂林平受不白之冤；学期结束，校长很庄严地叫“夏桂林”上台领奖状时，两个同名同姓的同时上台，弄得另一个满脸羞涩地如同逃离地狱般地跑回座位····
 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许多人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热爱而纷纷改名。如改为“红兵”、“卫东”、“文革”等等.。我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，热血沸腾地也想改掉自己的名字，但父亲信奉冬狗取的名字能逢凶化吉不让改。无奈只好让“夏桂林”维持现状。

     时光荏苒。19岁时我应征从戎。事有凑巧，同乡中也有一位18岁的夏桂林同时穿上国防绿。在南下福建的新兵旅途中，为避免误会，新兵排长点名时，只得在叫我俩的名字时分别冠以“大夏桂林”、“小夏桂林”加以区别，如同日本式的名字，自是引起一阵哄笑，倒给枯燥的旅途添了几分雅趣。
往后，我在南国高炮某部从事军事新闻报道。不想，当时福州军区新闻同仁中不仅有王桂林、张桂林，同时某步兵师也有一位山东的夏桂林赫然变成铅字，同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军区报纸上，这给当时军、师和炮兵兵种统计各师新闻用稿数量曾带来过麻烦。为此，我将“桂林”拆碎，启用“二土”、“三木”笔名发稿以避嫌。
转业后，我在县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。一日踱步在大街上，忽一妇人扯住我的衣袖：“夏桂林，还我钱来！”我反脸一阵愕然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什么时候借你钱？”对曰：“你这人也真是，去年6月你做钨砂生意从我老张手上借去3000元，今年他病故后，在清理抽屉时发现你打的欠条，你还想赖？”这时，我才大悟，他找错人了:我那个同名同姓同乡的战友退伍后做起了钨砂购销生意。费了半天唇舌再三解释，并找单位证明，我刚转业从未涉足生意场并核对欠条笔迹后免一场飞来的经济纠纷。
时至中年，尽管我的名字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尴尬，但我已没有了少年时改名的那份热情和企望。我知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，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还是我自己，只管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爬格子。我甚至还多少有点庆幸，叫桂林的与新闻事业似乎特别有缘，仅我知道的，九江日报常见唐桂林，蔡桂林；解放军报社有个名记者季桂林，中央电视台有个编辑刘桂林；人民公安报有个胡桂林···采、编、摄的都有，真是一个新闻大家族！
 (发表于中国绿色时报l995年6月)
